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中 州 学 刊 Ｎｏｖ．，２０２１
第 １１ 期（总第 ２９９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１１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农民协商能力与农村社区协商系统质量关系研究∗

———基于乡村建设行动中三个农村社区协商实验的比较

张 大 维　 　 　 张 　 航

摘　 要：农民协商能力的欠缺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与协商系统高质量运转的制约因素。 提高农民

的协商能力，有必要构建相应的分析框架。 在吸纳国际已有协商能力要素标准的基础上，扎根于中国协商治理情

景，可以构建包括参与意识、规则掌握、沟通互动、技术技能、包容决断等五种要素的协商能力框架，这一框架分别

对应着基础性、主动性、秩序性、专业性、公共性等特点。 协商能力框架构成一种阶梯模型，阶序层层递进意味着协

商能力依次提高。 而协商能力与协商系统质量呈正相关关系，高质量的协商系统离不开高层次的协商能力。 基于

协商能力框架，三个“国家级”农村社区围绕乡村建设行动开展的协商实验展现出了不同的协商能力与质量类型，
三个协商案例实践各异，形成了咨询型协商、回应型协商与包容型协商三种类型。 因此，应为农民协商能力的培育

创造条件，并通过系统化路径提升农村社区的协商质量，进而为实现乡村振兴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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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１．问题提出

近年来，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中的作用不断彰显，进一步推动协商民主尤

其是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是民主政治建设和乡

村建设行动的必然要求。 目前，国际上的协商民主

理论经历了制度、实践和经验转向，已发展到了第四

代的协商系统理论阶段。①但是，国内关于协商系统

的研究还较少，基层协商实践中高质量的协商系统

仍不完善，其中一大瓶颈便是各参与主体协商能力

不足。 较早将协商能力与协商质量关联起来进行研

究的是约翰·德雷泽克，他认为协商系统的协商能

力越大，其协商质量就越高。②

在我国农村基层社区协商中，包括政府部门、社
区“两委”、社会组织和各类农民等多元主体的协商

能力均会对整体协商能力提升与高质量协商系统达

成产生影响，如社区“两委”对协商的认知和操作能

力、政府对协商的指导部署和回应能力③等都会显

著影响协商绩效。 其中，农民的协商能力特别值得

关注：一是农村社区协商中多元参与主体中农民的

协商能力相对欠缺；二是农民作为农村社区协商中

涉及最广泛的要素，是乡村振兴中最重要的主体，不
容忽视。④提升农民的协商能力，有利于推动人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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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做主的落实，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能力。 因此，本
文探讨的协商能力主要指农民的协商能力。

在农村基层协商实践中，受社会经济、个体差

异、制度保障等诸多条件影响，农民往往要么不参与

协商、要么有参与无表达、要么有表达无实效。 究其

原因，农民的协商参与有其自身逻辑，最重要的就是

受其协商能力的制约，同时这种协商能力具有内在

的阶梯和阶序。 那么，我国农民协商能力的内核是

什么？ 存在哪些要素和标准？ 究竟何种组合与构成

能够推动协商系统高质量运转以达成有效协商？ 针

对这些问题，本文拟对协商能力要素与框架的已有

研究进行梳理，从协商系统理论视角出发，根据国际

惯例与本土实际，尝试提出适合中国农民协商能力

的分析框架，并运用框架模型对山东省 Ｚ 县、Ｙ 县和

安徽省 Ｔ 县三个“国家级”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围

绕乡村建设行动开展的协商实验进行分析，评估案

例所展现的协商系统的能力与质量类型，以期为相

关理论研讨和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２．文献综述

国际学界关于协商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

方面：第一，协商质量视角。 德雷泽克开创性地从民

主质量视角，建构了真实性、包容性和因应性的有效

协商系统框架，以推动协商能力建设。⑤妮可·库拉

托将协商能力作为分析民主质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并应用在菲律宾政党制度和政治体系研究中，建立

了公共空间、授权空间、传播机制的协商能力分析框

架。⑥第二，协商系统视角。 塞拉纳·佩德里尼从经

典的协商标准（如尊重和合理性论证）以及扩展的

协商形式（如讲故事）来理解公民和政治精英两种

不同政治身份的协商能力和质量。⑦唐贝贝认为，协
商能力建设是一个使公民参与政治体系、积累民主

经验的过程，具体可通过社会能力、制度能力和协商

系统三个维度来实现，这三个维度分别侧重于公共

领域、授权空间和协商行为者。⑧卡洛琳娜·米莱维

茨等人则通过对国际组织案例的研究，认为协商能

力有两大类相关因素：一是内含包容性、真实性、公
共空间、话语纪律的“高质量协商能力” （协商输

入）；二是内含赋权空间、传播、反馈回路的“外部效

应协商能力” （协商输出）。⑨简·苏伊特等人进一

步指出，协商能力是指公民参与协商性政治决策的

能力，包括一组资源和能力，协商能力可以帮助公民

在做出政治决定之前与他人进行协商。 协商能力集

中体现在信息资源和情感能力两方面，前者提供事

实知识，后者提供必要的同理心。⑩第三，协商心理

视角。 较具代表性的是朱莉娅·詹斯塔尔的观点，
她从心理结构视角，证明了复杂思维能力作为衡量

协商能力的潜在有用性，并认为其对女性和持更开

放观点者的影响更为显著。􀃊􀁉􀁓

国内学者关于协商能力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进

路：一是组织的协商能力分析。 王维研究了参政党

的协商能力，认为协商能力是个体因素、组织因素、
制度因素的有机结合和综合运用。􀃊􀁉􀁔孙发锋认为中

国社会组织协商能力是社会组织在协商活动中体现

出的力量、能量和本领，由政治把握能力、内部治理

能力、利益代表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对话沟通能力

五种要素构成。􀃊􀁉􀁕二是个体的协商能力探讨。 李笑

宇将公民的协商能力界定为逻辑推理能力、言说能

力、判断能力以及乐于表达的性格，他还认为协商能

力受经济、教育、文化、性格等多方面的影响。􀃊􀁉􀁖谈火

生以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为例研究了代表的协

商能力，认为协商能力可以通过制作议题手册和邀

请专家培训等方式来提高。􀃊􀁉􀁗笔者所在团队运用协

商系统理论，发现设置开放协商论坛、多元化协商信

息传播以及体系化协商流程可以有效提升农民的协

商能力。􀃊􀁉􀁘此外，笔者及其团队还探讨了社区能力与

协商能力、协商质量之间的关系，认为社区能力的不

同导致协商系统不同类型的形成，从而呈现不同的

社区协商能力和协商质量。􀃊􀁉􀁙

综上所述，国际上已有文献大多基于协商系统

的分析，分别从国际事务、政党事务、政治体系、身份

和性别差异等方面对协商能力进行了探讨，研究成

果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与测量指标两个方面。 不难

发现，国际学界对协商能力的研究虽然已有突破，但
相关要素框架尚未关注农民这一协商主体，更未对

中国经验加以阐释。 而国内关于协商能力的研究相

对较少，且呈现以下特点：首先，研究对象多集中于

政党、社会组织的协商能力，对农民的协商能力涉及

较少，这与国际研究的进展相似；其次，研究视角缺

乏对国际学术前沿的追踪，已有研究要么集中在微

观的协商论坛，要么在宏观的公共领域，运用协商系

统理论对协商能力进行考量尚处于起步阶段；最后，
研究内容尚未系统建立探讨协商能力的分析框架与

测量指标。 因此，基于对国内外协商能力研究现状

的把握，推动对农民协商能力分析框架的建构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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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二、协商能力阶梯：高质量协商系统的分析框架

对国内外文献梳理可见，将协商能力置于协商

系统中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早期协商民主理论的批

评者们认为，多数协商民主实证研究都集中在“如
一次性的小组讨论或同一小组或同一类型机构的单

独讨论事件”􀃊􀁉􀁚上，协商民主因其有限的适用目标、
实现形式、参与主体出现了“窄化”倾向􀃊􀁉􀁛，遭遇解

释力不足的质疑。 对此，协商民主论者提出了协商

系统理论予以回应，该理论的重要优势在于运用系

统性方法超越既有的对单个协商机构和协商过程的

研究，从整体上考察它们在整个协商系统中的相互

作用，以产生一个健康的协商系统。􀃊􀁊􀁒德雷泽克等人

认为，协商能力建设是由协商系统不同部分之间相

互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在不同制度中以不同

的方式体现出来。􀃊􀁊􀁓不容忽视的是，农民的组织化参

与和个性化表达可谓是协商民主参与的“一币两

面”，真实的协商民主并不可能只存在有序的主体

参与，因为协商主体的差异化偏好必然导致不同的

协商表达与诉求，统筹考虑不同形态的协商主体参

与同样离不开系统视角。 总的来说，在协商系统理

论框架下分析协商能力，既能统筹考虑微观公众论

坛和公共协商领域，又可注重对话等协商方式之外

的亚协商方式，还实现了协商与决策的衔接。
在借鉴和吸纳国际已有协商能力要素标准基础

上，结合笔者研究团队对本土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

践的长期观察，从协商系统视角分析协商能力，笔者

发现本土化的社区协商能力主要表现为参与意识、
规则掌握、沟通互动、技术技能、包容决断五个方面，
这五个要素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协商能力的强

弱。 同时，这五个要素构成了协商能力的阶梯：一是

参与意识。 参与意识可视为行动者相关行为的心理

动机或状态，积极的参与意识会转化为自觉的参与

行为。 参与意识是农民协商能力形成的基础性条

件，没有参与意识，其他能力无从谈起。 因此，参与

意识在能力阶梯中处于第一梯度。 二是规则（程
序）掌握。 规则是约束行动者必须、可以或禁止采

取相关行动的规定。􀃊􀁊􀁔规则掌握体现着农民协商能

力的主动性条件，主动了解协商规则有助于农民合

理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确保协商治理制度化的必

然选择。􀃊􀁊􀁕因此，规则掌握处于第二梯度。 三是（真

实的）沟通互动。 安德烈·巴赫泰格在《牛津协商

民主手册》中将相互沟通视为协商的最低限度，具
体包括权衡和思考共同关心的问题偏好、价值观和

利益。􀃊􀁊􀁖协商民主的过程实质上是参与者之间沟通

互动的过程，这种沟通的真实性离不开秩序保障，因
此沟通互动处于第三梯度。 四是技术技能。 技术技

能指的是参与者在协商中拥有的产生话语民主的一

种优势，是技术技能突出者能够借此对其他参与者

的观点与协商结果产生显著影响的能力。 技术技能

彰显着参与者的专业性，因此技术技能是第四梯度。
五是包容决断。 包容决断是一个复合概念，其中包

容是协商系统的最大特征􀃊􀁊􀁗，决断是建立在充分协

商要素基础上起关键作用的环节􀃊􀁊􀁘。 包容是决断的

前提，决断是包容的目的。 包容决断可以理解为参

与者在对不同观点充分倾听的基础上做出的最优决

策。 这种理想状态需要以参与者的公共性为依托，
所以包容决断是第五梯度。 在这五大要素组成的阶

梯模型中，农民协商能力就像梯子上的台阶层层递

进，协商能力随着阶梯的上升也依次提高。
协商能力的五要素和阶序性，实际上形成了协

商能力的分析框架，即协商能力可以从五个要素及

其对应的特征加以测量。 协商能力框架有以下要

点：第一，协商能力是这五个要素的函数，农民在协

商参与中具备的要素越全面和高级，其展现的协商

能力越强，越可能达成协商系统的高质量，进而达成

好的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善治。 第二，当目标群体的

五个要素有所缺乏时，所呈现的协商能力与协商系

统质量并不能处于理想状态，比如当农民的沟通互

动并不真实、流于形式时，其展现出的协商能力就不

充分，协商结果也不能全面反映农民的诉求。 第三，
协商能力五个要素有其相对应的特点，分别是基础

性、主动性、秩序性、专业性、公共性，这些特点是衡

量相关要素的指标，特点的彰显程度不同会形成不

同的协商组合，进而决定协商能力的高低。 第四，协
商能力五个要素呈现梯次推进的状态。 能力次序的

形成受到协商开展的逻辑顺序的影响，同时前一阶

段要素的具备往往是后一阶段要素呈现的前提与基

础，前者缺乏时后者也较难形成。 因此，只有重视满

足协商能力的要素及其顺序，才能达到较高层次的

协商能力，从而达成协商系统的高质量（见图 １）。
当然，协商能力阶梯模型能否解释中国实践，还需从

案例中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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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协商能力阶梯模型

三、乡村建设行动中三个农村社区的协商实验案例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民政部首次在全国选取 ４８ 个县

市区作为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开展试点，山东省 Ｚ
县、Ｙ 县和安徽省 Ｔ 县入选其中。 ２０１９ 年年底至

２０２０ 年年初，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代表民政部对 Ｚ
县、Ｙ 县和 Ｔ 县进行了中期评估，重点就每个实验区

的一个协商实验案例进行现场观摩和考核。 实地调

查发现，三个实验区的协商主题均围绕乡村建设行

动（包括村庄规划、基础设施、环境整治、公共服务、
农村消费、城乡融合、投入保障、农村改革 ８ 个方

面􀃊􀁊􀁙）的相关内容展开，但具体的协商议题有差别，
表现出的协商能力特征、协商系统类型、协商质量高

低各有不同。 从以上建构的协商能力阶梯和协商质

量分析框架来看，三个农村社区协商实验案例形成

了一组比较样本。 基于协商系统视角，这三个案例

总体呈现以下三种样态。
案例一是 Ｚ 县 Ｄ 社区的土地流转协商。 Ｄ 社

区二村位于镇政府东北 ８ 公里处，是社区的中心村，
有 １８５ 户 ６７６ 人，党员 ２２ 名，２０１９ 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约为 ５０ 万元。 二村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将农户与集体

的 ６００ 多亩土地流转给农业产业精品园，每亩价格

为 ８００—１０００ 元。 在协商组织方面，Ｄ 社区二村的

协商实践依托村委会开展，并未成立专门的村级协

商组织。 在协商主题方面，该村由 ３ 名村民代表提

出土地流转的协商主题，协商会议决定其余 ３００ 多

亩土地是否进行流转。 在协商主体方面，共有 ２４ 人

参加了协商会议，包括社区“两委”成员、居民代表、
驻村工作组，人员构成由村“两委”指定，并未邀请

种田大户与会。 在协商场所方面，协商会议在村会

议室召开。 在协商进程方面，首先由村党支部书记

作为主持人提出议题，并对议题进行简要分析，然后

参会者挨个表态，均持肯定意见，最终参会者 ２４ 人

举手表决一致同意。 在协商结果方面，协商代表全

票通过，下一步村“两委”将入户征求意见，再召开

户主会做出最终决定。
案例二是 Ｙ 县 Ｋ 社区的大厅重建协商。 Ｋ 社

区位于县城北 １０ 公里处，覆盖 ３ 个自然村，共有

９８０ 户 ２４５０ 人，党员 ２０６ 名，２０１９ 年社区集体收入

达 ８００ 余万元。 在协商组织方面，Ｋ 社区的协商实

践依托居委会开展，未成立专门的村级协商组织。
在协商主题方面，社区既有的红白理事会大厅条件

较差，开展相关活动多有不便，故社区一名退休老干

部提出重建红白理事会大厅的协商主题。 在协商主

体方面，共有 ２０ 人参加了协商会议，包括社区“两
委”成员、居民代表、老党员、妇女代表、退休老干

部、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同时还邀请了镇政府规划

办、经管站、民政办等相关人员，具体的人员构成由

社区“两委”选定。 在协商场所方面，协商会议在居

民议事室召开。 在协商进程方面，首先由党支部书

记作为主持人提出议题，并对议题进行简要介绍，然
后代表发言，除 １８ 人持同意观点外，还有 ２ 位代表

以“可以装空调改善”“能将就”为由反对，在听取其

他代表发言后，反对者立马表示了赞同。 在协商结

果方面，随着相关业务部门发言完毕，协商议题顺利

通过，后续还需居民（代表）会议通过后组织建设，
落实期限为 １ 年。

案例三是 Ｔ 县 Ｘ 社区的农户换田协商。 Ｘ 社

区位于镇中心，由 ３ 个行政村合并而来，辖 ３３ 个居

民组，总人口有 ５３６５ 人，党员 ９０ 人，２０１９ 年社区集

体经济收入为 １４．３ 万元。 在协商组织方面，Ｔ 县在

全县 １７４ 个村 （社区） 均成立了专门的协商组

织———协商委员会，Ｘ 社区也不例外。 在协商主题

方面，社区以农户换田为协商主题，由于两个居民小

组部分土地互有交叉，相当数量农户的取水、耕种等

受到影响，因此 Ｘ 社区围绕换地协调事宜开展协

商。 协商主题由居民向所在居民小组组长反映，议
题符合该县民政局制订的《协商目录》对协商议题

的规定，于是协商委员会按协商流程开展协商。 在

协商主体方面，共有 ２０ 人参加了协商会议，包括社

区“两委”成员、居民代表、乡贤能人、集体经济组织

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居民小组代表、普通居民与换

田当事人，其构成包括协商委员会成员以及利益相

关方。 在协商场所方面，三轮协商分别在社区议事

厅、农户家中以及田地现场召开。 在协商进程方面，
由于与会方利益分歧较大，协商委员会基于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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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至上原则做通居民小组代表的工作，又通过居民

小组代表对重点农户进行情感说服。 在协商结果方

面，经历三轮协商后，协商双方顺利签署换田协议，
协商委员会负责监督并作为见证方签字，社区集体

经济股份合作社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负责土地丈量

与补偿费用核算。

四、案例社区协商能力和协商系统质量的比较

及其类型转化

　 　 从上述比较中可知，三个社区协商案例展现出

了其强弱不同的协商能力以及相对差别的协商特

征，并对应着高低各异的协商系统质量。 同时，在协

商能力阶梯中，随着协商能力的提升，协商系统也朝

着更高质量推进。
１．Ｚ 县 Ｄ 社区：土地流转的“咨询型协商”
从 Ｚ 县 Ｄ 社区二村在土地流转协商中展现的

协商能力看，其呈现“咨询型协商”的特点。 第一，
参与意识方面。 在 Ｄ 社区二村协商实践中，协商主

题与村民收益密切挂钩，已流转土地的村民尝到了

甜头，其他村民也想搭上土地流转“顺风车”，所以

村民对此次协商会议的参与意识较强。 只有当参与

者了解或愿意了解某个特定问题时，对该问题的协

商才会有效。􀃊􀁊􀁚可见，较强的参与意识显著影响协商

能力，进而提升了协商系统的质量。 第二，规则（程
序）掌握方面。 虽然县级层面制定了协商指导规程

２４ 条和指导目录 ５６ 项，但各村（社区）在协商开展

阶段，仍以收集意见建议为主，体现为咨询形式，相
关规则（程序）实际上并未有效运转。 在对 Ｄ 社区

二村的协商进行观摩时，笔者也发现农民的规则

（程序）掌握效果一般，主要靠主持人引导。 第三，
（真实的）沟通互动方面。 Ｄ 社区二村在此次协商

实践中，由于本次会议旨在征询村民意向，不涉及与

种田大户进行价格探讨，代表在发言时，均对土地流

转持肯定意见，缺乏反对意见以及代表之间的讨论，
现场气氛较为沉闷，总体上参与者沟通互动情况不

够理想。 第四，技术技能方面。 Ｄ 社区二村围绕土

地流转开展协商时，主要是村民代表在场，与会的驻

村工作组不具备专业性，并未邀请相关的农业经济

管理部门、种田大户与会，因此协商会议技术技能含

量不高。 第五，包容决断方面。 包容性被协商系统

论者视为核心要素，只有在包容性基础上做出合理

的协商决断，才能具备充分的合法性。 而在 Ｄ 社区

二村协商案例中，因缺少沟通互动与反对意见，包容

决断因素彰显不足。 总体来看，在 Ｚ 县协商案例

中，村民协商参与意识虽然得到激发，但规则（程
序）设置并不明确，沟通互动浮于表面，只是简单的

问题咨询和意见收集，同时也缺乏专业人士加入，包
容决断方面略有欠缺。 Ｚ 县 Ｄ 社区的农民并未在协

商议事中体现出较强的协商能力，协商主要是为了

听取群众意见，整体呈现应对性咨询特征，是一种

“咨询型协商”。􀃊􀁊􀁛

２．Ｙ 县 Ｋ 社区：大厅重建的“回应型协商”
从 Ｙ 县 Ｋ 社区在协商中展现的协商能力来看，

其呈现“回应型协商”的特征。 第一，参与意识方

面。 农村社区是“熟人社会”，人情往来是关系维系

的纽带，红白理事会大厅作为人情往来的重要载体，
与每一位村（居）民息息相关，因此 Ｋ 社区除指定的

居民代表参会外，还有老党员参与，展现的参与意识

较强。 第二，规则掌握方面。 会议大体按照“提出

议题—与会人员讨论发言—专业人员发言—形成决

议”的既定程序开展，当地居民对协商规则与程序

的掌握情况较好。 第三，（真实的）沟通互动方面。
会议出现了反对者，其在听取其他意见后有所反思，
由此可判定当地农民具备一定的沟通互动能力。 第

四，技术技能方面。 ４ 位相关业务部门同志参会回

应，从专业性上为参会者给予指导意见，极大提升了

代表的协商技术技能。 第五，包容决断方面。 两位

反对者在听取其他代表发言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协商会议也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最终决断，可以认定

Ｋ 社区农民的协商包容决断能力尚可。 总体来看，
在 Ｙ 县协商案例中，居民展现出较好的协商参与意

识，对于规则（程序）具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运用，
形成较为良性的沟通互动，同时通过邀请业务部门

与会回应，增加了协商的技术技能，初步具备了包容

决断特质。 尽管还存在上升空间，但 Ｙ 县 Ｋ 社区农

民已经在协商议事中显现出一定的协商能力，社区

和业务部门也通过协商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群

众需求。 显然，这是一种“回应型协商”。􀃊􀁋􀁒

３．Ｔ 县 Ｘ 社区：农户换田的“包容型协商”
从 Ｔ 县 Ｘ 社区在协商中展现的协商能力来看，

其呈现“包容型协商”的特征。 第一，参与意识方

面。 有 ８ 位居民小组代表、普通居民作为利益相关

方代表主动参加协商会议。 这在三个案例中数量最

多，因此判断当地农民协商参与意识较强。 第二，规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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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掌握方面。 Ｔ 县曾经通过问卷形式向全部 １７４ 个

农村（社区）群众调查对协商民主的知晓度，调查方

式为随机抽查，问卷包括与协商规则相关的问题，Ｘ
社区共有 ３１ 人参与调查，其中 １８ 人得到 １００ 分，１１
人得分在 ８０—９９ 分之间，因此可以认为当地居民协

商规则掌握能力较强。 第三，（真实的）沟通互动方

面。 两个小组就换田事宜共开展三次协商，虽然 Ｘ
社区干部通过多种方式说服双方代表，但换田协议

仍因历史遗留问题、部分农户对置换价格不满意等

情况而多次搁置，最终协议在找准利益平衡点后得

以顺利签署。 在此期间，利益相关者表达充分，沟通

互动真实性较高。 第四，技术技能方面。 协商系统

理论认为协商还应妥善利用非协商方式。 当协商民

主发生在农村场域，乡土社会既有的协商资源可以

在推动协商落地时发挥重要作用。 Ｘ 社区在协商中

邀请乡贤做工作，运用乡贤“感情” “道理” “面子”
等特殊的技术技能，具有较强的乡村情景适用性，因
此可以认为当地农民在技术技能方面能力较强。 第

五，包容决断方面。 协商屡次无果后，Ｘ 社区反复借

助公共集体利益和“情感牌”方式提升参与者的包

容能力，最终做出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协商决断。 可

以说，农民的包容决断能力随着协商进程获得了极

大提升。 总体来看，在 Ｔ 县的协商案例中，居民协

商参与意识较强，对于规则（程序）掌握情况较好，
具备真实的沟通互动，运用人情的技术技能推动协

商，最终做出最大限度包容参与者诉求的决断。 Ｔ
县 Ｘ 社区的农民在协商议事中展现出较强的协商

能力，以广泛性参与和包容性协商发挥了自身在村

庄事务中的积极作用，是一种“包容型协商”。􀃊􀁋􀁓

４．协商能力阶梯递进与协商质量形态转换

从以上对三个案例协商能力和协商质量的评估

比较中可以看出，三种协商类型呈现了协商能力的

阶梯递进和协商质量的形态转换逻辑。
一方面，协商能力阶梯呈现着递进的过程。 整

体上看，从参与意识到包容决断五大要素形成能力

阶梯，如同一个个台阶，阶梯所处的高度代表协商能

力的强度和协商质量的高度。 如 Ｔ 县 Ｘ 社区的农

户换田协商较好地具备了五大要素，协商能力自然

也就较强。 其中，处于能力阶梯中的相对位置越低

的要素越容易实现，反之位置越高的要素越难实现。
如技术技能、包容决断两大要素均属于较高阶段的

协商能力，较难实现。 此外，阶梯之间存在进阶关

系，只有满足位置较低的要素后才可以 “向上攀

升”，进阶下一个要素。 如满足了参与意识这一条

件后，就可以考虑规则（程序）掌握因素，若参与意

识条件不具备，通常下一因素也即规则（程序）掌握

因素也难以考虑。
另一方面，协商系统质量会随着协商能力的变

化发生形态转换。 当协商能力较强时，相应转换的

协商系统质量较高，反之则较低。 德雷泽克等人指

出：“当平衡的信息、专家证词和由主持人监督等条

件都具备时，则可认为是一种安排良好的协商过程，
此时普通人也有能力进行高质量的协商。”􀃊􀁋􀁔由于协

商议题筛选、议程设置、规则执行、组织架构等环节

的不同，以及农村社区历史传统、村民个体差异等因

素的影响，Ｚ 县、Ｙ 县和 Ｔ 县三个协商案例所呈现的

农民协商能力各有差异，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协商系

统质量（见图 ２）。 在 Ｚ 县“咨询型协商”中，虽然农

民的参与意识得到激发，但协商主体未得到充分考

虑，意见表达不够全面，更多的是一种意向征询或咨

询，协商系统质量打了折扣。 在 Ｙ 县“回应型协商”
中，若干反对意见被提出后，其他代表的发言引发了

反对者的理性思考，最终在业务部门的介入及回应

后反对者打消了疑惑，体现出一定的协商系统质量。
在 Ｔ 县“包容型协商”中，协商双方充分沟通互动，
运用多种协商手段，经过多轮协商后形成了书面协

定，协商系统的质量较高。 随着社区协商能力的提

升，协商质量也会发生相应转换，如 Ｚ 县随着社区

协商能力的提升获得了协商系统质量的提升，所处

位置会攀升到 Ｙ 县所处的位置。

图 ２　 三种协商类型在协商能力与协商系统

质量框架中的位置

五、基本结论与启示

新发展阶段需要高质量发展，民主协商也需要

高质量发展。􀃊􀁋􀁕通过协商能力阶梯框架的建立，可以

探究高质量协商系统的实践逻辑。 农民协商能力的

提升，一方面能推动农村基层协商系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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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乡村建设行动的开展，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另
一方面能向世界讲好中国协商故事，推动中国协商

经验“走出去”，为全球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表达

“中国话语”。 因此，对协商能力的研究有着实践和

理论的双重意义。 在借鉴国际已有要素标准及把握

中国协商实践特点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提出包含五

大要素的农民协商能力阶梯，并对在乡村建设行动

中产生的三个农村社区协商实验案例进行实证分

析，评估其协商能力和协商系统质量。 通过上述研

究，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协商系统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能够较好地

评估和发展农民协商能力。 将农民置于协商系统

中，从系统的整体视角出发思考农民协商能力的提

升，克服了既有研究就农民谈农民的“微观倾向”。
从 Ｙ 县 Ｋ 社区和 Ｔ 县 Ｘ 社区的协商案例分析可见，
它们都是站在协商系统的高度，通过专业人士、乡贤

的引入，以协商系统中的技术技能增加协商的专业

性，成功弥补了农民协商能力的不足。
第二，中国实践的协商能力分析框架内含五大

要素并具有相应的特点。 中国特色的农民协商能力

框架主要包含参与意识、规则（程序）掌握、（真实

的）沟通互动、技术技能、包容决断五种要素，这五

种要素分别对应基础性、主动性、秩序性、专业性、公
共性等特点。 当相关要素具备时，意味着农民处于

相对应的协商能力阶段；当要素情况较好、种类较全

时，农民所对应的协商能力处于较高水准。 如在 Ｔ
县 Ｘ 社区案例中，五种相关要素都已具备且比较充

分，农民所展现的协商能力也较高。 当然，农民协商

能力分析框架虽然针对的是农民，但该框架对中国

城乡基层社区和相关领域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性。
第三，协商能力框架内部存在着阶梯关系。 五

种能力构成一种阶梯模型，其中能力阶梯的最底端

是参与意识，最顶端是包容决断，在框架阶序内部存

在层层递进的关系。 能力从低端到高端的发展既契

合了协商实践逻辑顺序，其拾级而上又体现了农民

在协商能力方面走向成熟。 一般情况下，阶梯底端

的能力得不到满足时，高端能力也无从谈起。 如在

Ｚ 县 Ｄ 社区二村的协商中，协商会议的意见表达不

够全面，致使后续几项农民协商能力的培育都受到

影响。
第四，协商系统质量的高低总体上可以通过协

商能力来辨识。 当农民有较高的参与协商的能力

时，他会在规则范围内提出自己的诉求，在与他人的

交流中理性思考，并充分借鉴专业人士的意见，最终

充分包容各方意见并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做

出最佳决断。 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协商系统可能是

高质量的，这种高质量源于农民协商能力的提升。
第五，高质量的协商系统有助于乡村振兴的实

现。 从理论上讲，协商系统高质量运转的最高目标

是达成高的协商绩效，亦即治理有效，从而促进乡村

振兴的实现。 从实践出发，文中三个案例均属于乡

村建设行动，当协商系统处于高质量运转时，其就为

乡村建设行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进而推动乡村振

兴的实现。
基于以上结论，还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方面，

在乡村建设行动中要为培育农民协商能力创造条

件。 农民协商能力是农村基层协商能力的核心要

件，农民这一协商主体的参与能力不能成为协商民

主的“短板”，各级政府应当采取针对性策略有效提

高农民的协商能力，为协商系统高质量运转和协商

实践的高层次发展贡献力量。 另一方面，在乡村振

兴中要通过系统化路径提升协商质量。 协商能力是

协商质量提升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目前还存

在一些影响协商质量提升的相关因素，诸如协商议

题筛选、议程设置、协商结果与执行监督等协商系统

环节，因此需要借助协商系统视角，从宏观层面的协

商出发提升协商质量，为农村社区有效治理贡献协

商的力量，从而找准理解中国道路的基础性进口。􀃊􀁋􀁖

需要注意的是，阶梯顺序是从一般意义上提出的，在
不同的地区、场景、条件、事项等的协商过程中可能

会有区别，有的要素可能缺失，有的甚至可能调换顺

序。 因此，通过进一步理论归纳与实践探索，完善与

修正协商能力框架将是未来的拓展方向。

注释

①􀃊􀁊􀁓Ｊｏｈｎ Ｓ． Ｄｒｙｚｅｋ， Ｓｉｍｏｎ Ｎｉｅｍｅｙｅ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ｐ．６－１０，
ｐ．１３６． ②⑤ Ｊｏｈｎ Ｓ． Ｄｒｙｚｅｋ．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９，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１１， ｐｐ．１３７９
－１４０２． ③􀃊􀁋􀁒张航：《回应前置：农村基层协商走向治理有效的路径探

析———以天长市“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为例》，《农村经济》２０２１ 年

第 ５ 期。 ④张大维：《优势治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与乡村振兴路

径》，《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 ⑥Ｎｉｃｏｌｅ Ｃｕｒａｔｏ．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
ｐｉｎ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１， ｐｐ．９９
－１１６． ⑦Ｓｅｒａｉｎａ Ｐｅｄｒｉｎｉ．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ｃ

６７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



Ｓｐｈｅｒｅ． Ｓｗｉ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４，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２， ｐｐ． ２６３－

２８６． ⑧Ｂｅｉｂｅｉ Ｔａ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
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２， ｐｐ．１１５－１３２． ⑨Ｋａｒｏ⁃
ｌｉｎａ Ｍｉｌｅｗｉｃｚ，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Ｇｏｏｄｉ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８， Ｖｏｌ．４８， Ｎｏ．２，
ｐｐ．１－２１． ⑩Ｊａｎｅ Ｓｕｉｔｅｒ， Ｌａｌａ Ｍｕｒａｄｏｖａ， Ｊｏｈｎ Ｇａｓｔｉｌ， Ｄａｖｉｄ Ｍ． Ｆａｒｒｅｌｌ．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ｕｐ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Ｍｉｎｉ －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ｔｏ Ｅｎ⁃
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Ｓｗｉ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
ｖｉｅｗ， ２０２０，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３， ｐｐ．２５１－３４４． 􀃊􀁉􀁓Ｊｕｌｉａ Ｊｅｎｎｓｔåｌ．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ｔｏ Ａｓ⁃
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ｐｕｂｌｉｃｓ． Ｓｗｉ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
ｖｉｅｗ， 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１， ｐｐ． ６４－８３． 􀃊􀁉􀁔王维：《增强参政党协商能

力的路径研究》，《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孙发

锋：《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协商能力的要素、特征及提升路径》，《学术

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１ 期。 􀃊􀁉􀁖李笑宇：《协商民主与群众路线的交融：一
个理论建构》，《天府新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谈火生：《混合式代表

机制：中国基层协商的制度创新》，《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
􀃊􀁉􀁘张航：《农民参与协商民主的困境检视及优化路径———基于协商

系统理论的解释》，《中国农村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张大维、赵益

晨：《社区能力视角下协商系统实践的类型特征与发展趋向———基

于全国首批最具代表性优秀社区工作法的比较》，《上海城市管理》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Ｄｅｎｎｉｓ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１， ｐｐ．４９７－５２０． 􀃊􀁉􀁛张大维：《社区治理中协商系统

的条件、类型与质量辨识———基于 ６ 个社区协商实验案例的比较》，
《探索》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Ｊａｎｅ 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Ｊｏｈｎ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ｐ．１－３．􀃊􀁊􀁔［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规则、博弈与

公共池塘资源》，王巧玲、任睿译，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９
页。 􀃊􀁊􀁕党亚飞、应小丽：《组织弹性与规则嵌入：农村协商治理单元

的建构逻辑———基于天长市农村社区协商实验的过程分析》，《华中

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Ａｎｄｒé
Ｂäｃｈｔｉｇｅｒ， ｅｔ ａｌ．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
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 ｐ．２， ｐ．１９５． 􀃊􀁊􀁗􀃊􀁋􀁓张大维：《包容性协商：
中国社区的协商系统模式与有效治理趋向———以天长市“１１３５５”社
区协商共治机制为例》，《行政论坛》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张大维：《党
领群议：协商系统中社区治理的引领式协商———以天长市“１＋Ｎ＋Ｘ”
社区协商实验为例》，《中州学刊》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人民

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美］詹姆斯·Ｓ．费什金：《倾听民意：协
商民主与公众咨询》，孙涛、何建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３—２４ 页。 􀃊􀁋􀁔Ｊｏｈｎ Ｓ． Ｄｒｙｚｅｋ，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３６３， Ｉｓｓｕｅ ６４３２， ｐｐ．
１１４４－１１４６． 􀃊􀁋􀁕张大维：《高质量协商如何达成：在要素—程序—规则

中发展协商系统———兼对 ５ 个农村社区协商实验的评量》，《华中师

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唐娟、谢靖阳：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细节：结构、过程与效能———基于深圳市 Ｙ 社

区居民议事会的考察》，《社会政策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责任编辑：海　 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Ｚｈａｎｇ Ｄａｗｅｉ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ａｒｍｅｒ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ａ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ｅ ｃ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ｃｌｕｄｅｓ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ｒｕｌ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ｌａｄｄ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ｄｄｅｒ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ｔｈｒｅｅ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ｙｐ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ｃｌｕｓｉｖ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ｐａｔｈ， 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ｌａｄｄｅｒ；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７７

农民协商能力与农村社区协商系统质量关系研究———基于乡村建设行动中三个农村社区协商实验的比较


